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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江、茂名粤方言句末的两个“个” 
 

林华勇、吴梓菲 
中山大学 

 

关于句末的“的”，朱德熙（1961）、袁毓林（2003）等将其归为结构助词，李讷

（1998）等认为“的”是语气助词，史有为等（1982）认为这个“的”可作时体助词。粤西

廉江、茂名方言中句末的“的”为“个”[kɔ33]，试看： 

（1）廉江、茂名粤语中的句末“个” 

  a.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。（我喜欢那个红色的。）      

  b. 佢系从=日来个。（他是昨天来的。）     

  c.佢开玩笑个。（他开玩笑的。）               

  d. 你几时结婚个？（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）        

  e. 佢食烟个。（他抽烟的。）                  

  f. 佢天一冷就感冒个。（他天气一冷就感冒的。）  

除 a 句外，其余五句均可归为“事态句”（袁毓林，2003）。袁文认为“VP 的”既可以

局部地转指 VP 中所缺的论元成分，也可以全局转指 VP 造成的事态或属性（自指）；在自指

的情况下，“（是）......的”结构标记焦点，由于“VP 的”的焦点结构需要强调某个成分，

便产生了强调、确认的传信语气，但“的”仍不能分析作语气词。 

彭小川（2014）注意到广州话的“嘅”在句中有不同的层次地位，如： 

（2）广州：a. 我知事情係冇咁容易嘅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b. [我知[事情係冇咁容易嘅]嘅]啊。 

“嘅”既可以肯定宾语小句，也可以肯定整句，此句可还原作 b 句。 

廉江、茂名方言的句末也有两个“个”，这在自指和转指的“的”字句中均可成立： 

（3）a.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 1个 2啊。 > 我中意嗰只红色个啊。 

          b. 佢是从=日来个 1个 2啊。    > 佢是从=日来个啊。 

（3a）句第一个“个”为转指标记，即结构助词，第二个“个”为语气助词；b 句第一

个“个”为自指标记，即焦点助词，第二个“个”是语气助词。相对比于句（1a）（1b），

（3a)和（3b）加上语气词“个”和句子最外层的“啊”后，句子的确认意味更强。“个 2”

表示言者的主观态度，是表“确认”的传信情态助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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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分析廉江、茂名方言句末两个“个”连用的情况，认为“VP的”事态句中存在

“是”或无“是”的情况下显性或隐性地含有一个宾语小句；即这个句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

“个”；内层“个 1”为焦点助词，语义功能上表自指或转指，外层的“个 2”为语气助词。

当两个“个”连用时，通常会跨越层级合并为一个“个”，再与其他语气助词结合。事态句

末的“个”是焦点助词“个”和语气助词“个”融合的结果，即：“个”=“个 1”焦点+“个 2”

语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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